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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者获 言

赵树理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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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梁超，网络笔名颓废龙，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山西省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
院第十一届网络高研班学员，鲁迅文学院第四十七
届高研班学员。著有《重生之恶魔猎人》《翡翠之
塔》《祂们都叫我大师》等作品。《祂们都叫我大师》
获 2022—2024年度“赵树理文学奖”网络文学奖。

说实话，从接到通知到现在，我一直处于一种“这怕
不是中了什么幻术”的恍惚状态。就像我笔下那些主
角，突然被丢进一个陌生的剧本，摸不清规则，也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唯一确定的是——这不是做梦，因
为做梦不会这么让人心里发虚。

赵树理先生笔下的世界，是有泥土味儿的。他写的
人，你闭上眼就能看见他们在田埂上走，端着碗蹲在墙
根晒太阳，为了一把米、一句话、一口气活着。

我写的呢？是“灵媒”，是“猎魔人”，是披着风衣在
蒸汽与诡异交织的街巷里穿行的家伙。

很多读者叫我“龙大”，但其实我就是个在幻想世界
里码字的。《祂们都叫我大师》里的亚瑟·克雷多斯，是个
灵媒。那个时代猎巫运动刚结束，火药开始兴起，神秘
与科技在街角对视。

我写他的时候，经常想起赵树理先生笔下的那些人
物——他们面对的可能是地主，可能是灾年，可能是说
不清道不明的人情世故；亚瑟面对的，可能是不可名状
的存在，可能是藏在阴影里的杀机。但本质上，都是在
求活。都是在黑暗中，寻找一点光。

有朋友问我，写作是不是靠技巧？我说不是。
写作是内心情感的真实表达，是通过塑造人物讲述

故事，通过讲述故事通向心灵。技巧是后人总结出来
的，真正的写作者，不是靠技巧活着。

赵树理先生写《小二黑结婚》，靠的不是技巧，是他
真 的 见 过 那 样 的 人 ，听 过 那 样 的 事 ，心 疼 过 那 样 的 命
运。我写亚瑟，靠的也不是什么花活儿，是我真的想看
看，一个人被丢进深渊里，会怎么爬出来。

我写大纲有个习惯，会把每个地方的风俗人情、特
产都写进去，把虚构的故事当作真实的事件来写。这不
是技巧，是一种执念。我想让读者相信，那个世界是真

的，那些人是在那儿活过的。
有次我在读者群里跟大伙儿商量一个人物的性格，

大家都参与进来，觉得那是他们的人物。后来我把那个
人物写死了——那天晚上群里就炸了。有人说要上门
找我。两千人的群，当场退了五百人。有位读者拍了桌
子，把玻璃拍碎了，拍照给我看。

这就是网络文学。作者和读者之间，不是写和看的
关系，是一场持续多年的、热气腾腾的对话。他们跟着
我十年，每个主角、每个配角，都像自家的孩子。我把孩
子写死了，他们能不急眼吗？

有人说我的作品黑暗、悬疑、惊悚，带着克苏鲁的味
道。可我写的一直是同一件事：人在绝境里，还能不能
守住点什么。

在另外一部《恶魔囚笼》里，主角 2567 被绑定在一
个死亡即真死的游戏里，虚拟与现实界线模糊，现实萎
缩成苍白的虚影，虚拟世界反而占据了大部分生活。残
酷与求生、真与幻，从界线模糊变成彼此互换。

那种亦真亦幻的氛围，正是我想写的东西。只有在
最深的黑暗里，人性的微光才最亮。赵树理先生写农民
在贫瘠的土地上耕种希望，我写我笔下那些人在诡异的
深渊里打捞尊严。形式不同，内核一样。

有人把我比作“不时掏出糖来引诱读者跟着走的怪
蜀黍”。我觉得这个比喻挺贴切。我就是那个怪蜀黍，
拿着一把糖，带着读者从黑暗里往外走。走出去，大步
向前，抬头一看，天已经亮了。

写作这件事，写到今天，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从中获得成就感、愉悦感和满足感。完本的那一瞬间，
我觉得自己的灵魂也升华了。

有人说网络作家进不了文学的殿堂。可我想说，文
学的根脉，从来不是靠题材来划分的。赵树理先生为农
民代言，我们为深夜追更的读者编织梦境——都是在以
自己的方式，记录这个时代的精神图景。

我的作品里写仁义礼智信，写人在绝境中的选择，
写那些看似荒诞却无比真实的人性。这些内核，跟赵树
理先生写的东西，其实是一回事。

最后，谢谢所有在深夜追更的读者，谢谢容忍我昼
夜颠倒码字的家人，谢谢把“赵树理文学奖”颁给我的评
委老师们。更感谢这个时代的宽容。

数字时代的土壤，孕育着远超想象的力量。“赵树理
文学奖”于我而言，不是终点，是个新的副本。进了这个
副本，规则变了，难度提升了，但玩法还是那个玩法——
写人，写人心，写人在深渊里打捞的那点微光。

宛如此刻，亚瑟冲我挥了挥手。他说，在另一个世
界被人惦记着，挺好的。

幻想深渊中的光如剑
梁 超

当物质生存的焦虑被轻易化解，精神世界如何保持充
实富足？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始终以对历史的虔敬守望、
对文化的赤诚赓续，牢筑着生生不息的精神根脉。这是读
完山西作家史慧清散文《风起长城》，我最先想到的。

《风起长城》2025 年荣获第十一届冰心散文奖。这篇
作品篇幅不长，却以细腻的文字撑起宏阔的视野。文中的
山西广武明长城，从不是“最美野长城”这样一个孤立的历
史遗迹，它承载着战国的金戈铁马、秦世的雄浑气魄，各朝
各代的接续修建，以及明代的风骨包浆。

站 在 长 城 上 ，作 者 遥 望 到“ 筑 城 屯 兵 ”的 大 辽 王 朝 ，
“万马奔腾”中驰过的卫青、霍去病，想到了羌笛声中的儿
女情长，看到了明代驮石而来的毛驴和背井离乡的老工
匠，以及今日三三两两的游客、因倾塌复修的月亮门。由
此看来，长城是一部在延续书写着的史书。曾经，长城内

外，一侧是边塞烽烟里自上而下的压迫感，一侧是满城烟
火中自下而上的坚守与使命；如今，长城内外，一侧是悠
悠长天苍劲古风，一侧则是望不尽的万家安宁。它就这
样在似曾相识的日夜间屹立着，自洽于时代，在时间深处
与你我重逢。

作品中，作者的思考不以深邃思辨见长，却以共情打
动人心，让宏大的历史叙事变得有温度、有痛感。作者由
广武明长城的苍凉落寞起意，在一帧又一帧的历史回望中
演绎广武明长城的雄浑与厚重。继而笔锋急转，在月亮门
的残垣下，长城的雄壮与悲壮一览无余。作者在古今的茫
茫与切切中道出长城与土地、与历史、与人命运的深刻羁
绊。文末，她这样写：“（长城）在这山河之间，如今变成了
寻常风景。我们在悲怆绝美的风景中，去追述历史的起
点，寻找人类生命价值的终点。”“一向年光有限身”，于“寻

常风景”中追述历史起点、叩问生命价值，是作者对生命的
慨叹，也是她对历史深切的致敬。历史题材的写作本应如
此，既要“走进历史”，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史实与情感，也要

“走出历史”，将其与当下的时代需求、精神追求相连，历史
的温度和现实的重量才能获得更好的平衡。

史慧清通过对广武明长城的书写，唤醒人们对土地的
敬畏、对历史的尊重、对家园的热爱、对生命的悲悯。而
这，是文学创作的重要使命，也是文化传承鲜活的渠道。
文化不是尘封的典籍，不是冰冷的遗迹，而是绵延流淌的
民族风骨，是抵御虚无混沌的精神屏障。

如今我们已不需要长城作为地理屏障，却需要它依然
这般屹立在每个人的精神高地上。愿《风起长城》让长城
精神在新时代焕发生机，让每一位读者在文字中回望历
史、感悟生命、坚守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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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珊珊

余晖透过玻璃窗洒在
书柜上，形成斑驳美丽的
碎影，一缕感伤油然涌上
心头。白驹倏忽，时光远
去 ，一 刹 那 就 是 大 半 生 。
真是思君令人老，岁月忽
已 晚 。 不 由 得 想 起 生 命
中那些远去的人和事、那
些 常 常 萦 绕 心 头 等 待 你
和 它 们 互 相 认 领 的 古 典
诗 词 。 因 为 无 论 身 在 何
处 、处 于 什 么 样 的 境 地 ，
总有那么一两句诗词，伴
随着我们，慰藉着我们。

五 言 诗《 古 诗 十 九
首·行 行 重 行 行》：“ 行 行
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
去 万 余 里 ，各 在 天 一 涯 。
道 路 阻 且 长 ，会 面 安 可
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
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
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
子不顾反。思君令人老，
岁 月 忽 已 晚 。 弃 捐 勿 复
道，努力加餐饭。”面对时
间，谁能不在某一时刻被
这 种 无 处 可 逃 的 伤 感 击
中呢？

这首诗常常被看作是这首诗常常被看作是
表 达 女 子 对 远 行 异 乡 情表 达 女 子 对 远 行 异 乡 情
人的思念人的思念。。首追叙初别首追叙初别，，
次说路远难会次说路远难会，，再叙及相再叙及相
思之苦思之苦，，最后以勉励宽慰最后以勉励宽慰
之 词 作 结之 词 作 结 。。 这 是 一 首 东这 是 一 首 东
汉 末 年 动 荡 岁 月 中 的 相汉 末 年 动 荡 岁 月 中 的 相
思离乱之歌思离乱之歌，，尽管在流传尽管在流传
过程中遗失了作者名字过程中遗失了作者名字，，
但 情 真但 情 真 、、景 真景 真 、、事 真事 真 、、意意
真真 ，，读 之 使 人 悲 感 无 端读 之 使 人 悲 感 无 端 ，，
反复低回反复低回，，为这真挚的爱为这真挚的爱
情呼唤所感动情呼唤所感动。。

这首诗在表达离愁别这首诗在表达离愁别
绪上独书一笔绪上独书一笔，，复沓的声复沓的声
调调 、、迟 缓 的 节 奏迟 缓 的 节 奏 、、疲 惫 的疲 惫 的
步 伐步 伐 、、伤 感 的 氛 围伤 感 的 氛 围 ，，衬 托衬 托
出 浓 烈 的 苍 凉出 浓 烈 的 苍 凉 、、无 奈无 奈 、、相相
思之心境思之心境。。你要走了你要走了，，我我
去 送 你去 送 你 ，，走 啊 走 啊走 啊 走 啊 ，，走 了走 了
一程又一程一程又一程，，脚步是这样脚步是这样
迟缓迟缓，，迟缓是为了能够和迟缓是为了能够和
你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你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
再长一点再长一点，，分离的时刻来分离的时刻来
得慢一点得慢一点、、再慢一点再慢一点。。可
是 ，分 别 的 时 刻 总 是 来
了，就这样活生生地与你
分 开 了 ，看 着 你 渐 行 渐
远。从此两分离，从此相
隔千万里，留下黑夜缠绵的思绪，身边掠过茫茫的风雨。路
途艰险又遥远，不知何时才能见面啊。此时女子心情凄苦，
无所适从，自言自语道：胡马南来后仍旧依恋于北风，越鸟
北飞后仍旧筑巢于向南的树枝。意思是夫君啊，人应该有
恋乡之情，你千万不要忘了家乡，不要忘了家乡还有个等你
回来的妻子。

久等不回，人，渐渐地消瘦下去，衣服也变得宽大了。
胡思乱想一通，是不是丈夫像太阳被浮云遮蔽一般，不想着
返家了？无奈一声长叹，由于日日思念你，使我变老了，一
年倏忽又将过完，年纪也越来越大，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燕子不归春事晚，一汀烟雨杏花寒”，无情的游子像燕子那
样没有回到旧巢，烟雨中的杏花都显得凄凉无助。女子的
青春玉颜，不再明艳照人，就像雨打杏花，就要匆匆凋零。
白居易有一句“红颜未老恩先断”，更何况已经“岁月忽已
晚”。女子意识到爱是深情的也是无情的。爱情导向孤独，
孤独让人清醒。于是，女子终于清醒了，果断下定决心：“弃
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什么都撇开不必说了，我还是好好
吃饭，多多吃饭，保养好身体，比什么都重要，好好爱自己，
比什么都重要。不能不说这一姿态的漂亮与华丽，无论得
到什么、失去什么，饭，总是要吃好的。毕竟，专注当下，过
好每一天，最重要。

如果说这首诗是爱情诗的典范，那么它的亮点在于表
现古代女子的生命觉醒意识和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意义。

“加餐饭”，这是对自己的爱惜之情，怜惜自己就要好好生
活。不可以“人比黄花瘦”，也不可以“为君憔悴尽”，更不可
以“教我行思坐想，肌肤如削”。这种带有生命意识觉醒后
的自我强大，支撑起了女子往后日子认真生活的信念。我
等你，你回来或不回来，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活出自
我，活出风采，把每一天过得结实精彩，说不定你回来后对
我刮目相看呢。古代社会赋予女性的属性总是让她们为情
伤痛、为爱心醉，那一份坚守独立抑或迷茫无助，总也是迷
人的，体现在古典诗词中便有了丰富多彩、绮丽多姿的情感
表达。

转眼间，书柜上斑驳的碎影消失，天色渐渐暗下来。拧
亮一盏灯，思绪慢慢从诗情诗意中释然。莫道岁月忽已晚，
人间何处不逢春，更要过好每一天。新时代，女性被赋予更
多角色。在急速匆忙的快节奏中，看一朵花，赏一缕云，读
一首诗，让心灵栖息于美好的事物中，感受那份岁月流逝沉
淀下来的安宁与温暖。在面对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时，更
要懂得“努力加餐饭”，不纠结，不内耗，不伤害自己。人生
万千，向上走，也可以向左或向右走，找到适合自己的就是
最好的。丰盈内心，富足精神，把自己变得辽阔、宽厚、慈
悲，心若巨石，八风不动。即便岁月已晚，亦是人淡如菊，优
雅如兰，香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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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讲，当代文学创作一度陷入“易朽”的困
境：昨天刷屏的“金句”，今日就露出了内里的铁锈；一时间
爆火的文学畅销书，不久便在二手交易平台上低价甩卖；
更遑论诸多榜单，其中的一些作品是否真正地抵达过读
者，需画上一个问号……以“易朽”作为修辞，并不指向苛
责，也无关乎挑战文学正典或美学标准，只是陈述事实：社
交 媒 体 时 代 ，源 于 既 往 生 产 关 系 的 文 学 正 显 得 愈 发“ 小
众”。不过，诗歌，这种文学形式却在互联网场域中率先摆
脱了困扰，再次从与小说、散文等的对照中，标示出某种先
锋性。如果说近些年来许立志、余秀华、张二棍、陈年喜、
王计兵等诗人作品的走红，与时下大众对文学的看法或时
代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沂蒙二姐”吕玉霞诗歌的走红，则
更可视作短视频这一媒介的胜利。

“这是老天爷撒的糖霜盐，这是麦苗打滚撒的欢儿。”
几年前，正是这样一句“土味诗歌”，让“沂蒙二姐”一条视
频播放量突破百万。用她的话说，诗歌与视频的结合把一
层看不见的壁垒打破了。到了 2025 年的春天，“这是春
吗？这不是春，这是花红柳绿的宣言……”一条春的报信，
让“沂蒙二姐”的声音再次传遍全网。从 2023 年的“出圈”
到 2025 年的再次走红，“沂蒙二姐”的短视频诗歌演绎也
完成了从被算法选中到被时代需要的迭代。短视频这一
媒介形式，天然偏好真实、碎片化、高情感浓度的内容，当

“沂蒙二姐”对着镜头说出“春的宣言”，与其说大众感受到
的是一首诗歌的魅力，不如说是受众更愿意去倾听某个具

体的人所分享的她眼中的诗意世界。“沂蒙二姐”“以文绘
乡村，以词写农人”，其所产生的价值认同，在社交平台上
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而在这个过程中，爱好诗歌的

“少数人”更愿意体察的文学性固然没有完全散佚，但确实
被“热闹”暂时地悬置了。

如果说“沂蒙二姐”是在数字媒介的变革中借用符号
化的诗意表达获得成功，那么“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
等账号则代表了另一种文学传播路径。

在网络平台上，“为你读诗”邀请各界人士朗读经典诗
篇，配以克制、沉静的影像语言，让诗歌跃入听觉与视觉交
融的共情空间；“读首诗再睡觉”则更强调“日常”的仪式
感，将诗歌朗读置入“睡前”这一生活间隙，使文学成为一
种可反复体验的“微仪式”，用新的媒介语境还原传统阅读
的体验。值得一提的是，类似的新媒体产品还有许多，其
创办时间普遍早于短视频时代到来之前。此类尝试虽同
样是“以诗歌调动情感”的互联网实践，但其文学性的一翼
更加结实——文学既是产品也是目的。

与“沂蒙二姐”颇具戏剧化的视频表现不同，“为你读
诗”“读首诗再睡觉”等新媒体产品在内容上兼顾情感亲近
性与文学经典性，甚至一定程度上更看重后者。当然，它
们也有意识地避免过度晦涩，声音、画面、节奏的高度凝
练，充分尊重“短”的客观属性。通过观察可以发现，以诗
歌为媒介，在社交媒体的碎片化时间里开辟出一块静谧的
精神情感“飞地”，注重将“碎片化”与“文学性”相结合，正

是这类账号长盛不衰的秘诀。
除此之外，还有一类创作者，更加自觉地注重诗歌传

播的短视频语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诗歌垂类账号“诗特
工”。“诗特工”以短视频的形式呈现当代诗歌，将那些耳熟
能详的诗歌文本从书页里拽出来，“扔”进了地铁、咖啡厅、
公园等日常城市空间中，试图让诗重新成为当下生活的有
机组成部分。不难发现，“诗特工”的视频注重从物质、身
份、伦理等层面解析诗的本体。显然，这种基于视听语言
的诗歌表达更加接地气，吸引了许多诗人关注，也成功俘
获了更多的年轻读者。

当然，我们也要关注主流文学媒体在短视频语境中的
诗歌生产。比如，《诗刊》社所属的中国诗歌网就一直在尝
试以短视频的形式传播诗歌文化。中国诗歌网曾发起诗
歌创意短视频征集，号召诗人与文学爱好者一起推动诗歌
的数字化传播，让诗歌进一步融入短视频时代的传播格局
之中。其所征集的视频也均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纵观短视频时代的诗歌传播，我们可以说，“诗歌短视
频”是一场诗歌与短视频的相互赋能——短视频为诗歌提
供了更强有力的传播形态，诗歌则加厚了短视频的精神质
地，两者在碰撞中彼此书写，为研究者提供了与文学传统
相异的“问题”与“方法”。立足这一视角，探析短视频场域
的诗歌传播热潮，厘清媒介交互对文学生产传播的深层价
值，既是互联网语境下繁荣大众文艺的必然要求，亦是践
行与拓展大文学观的重要路径。

诗歌与短视频相互赋能
陈泽宇

长 期 以 来 ，关 于 厘 清 儿 童
文学内涵与边界的讨论从未停
歇 。 那 么 ，真 正 的 儿 童 文 学 应
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有 人 说 ，儿 童 文 学 不 仅 是
儿童的文学。这句话道出了儿
童 文 学 的 本 质 ：它 从 来 不 是 文
字 简 化 、故 事 低 幼 化 的“ 小 儿
科 ”，而 是 以 儿 童 为 圆 心 ，辐 射
整 个 生 命 成 长 、人 文 关 怀 与 世
界认知的大文学。

在 我 看 来 ，儿 童 文 学 是 写
给 孩 子 的 温 柔 启 蒙 ，也 是 写 给
成人的精神回溯。它跳出了成
人 世 界 的 功 利 与 复 杂 ，以 纯 粹
的视角、生动的笔触、温暖的内
容 ，成 为 孩 子 认 识 世 界 的 第 一
扇 窗 。 在 圣 埃 克 苏 佩 里 的《小
王子》中，孩子读懂了“驯养”的
意 义 ，明 白 爱 与 责 任 是 人 与 人
之间最珍贵的联结；在 E·B·怀
特 的《夏 洛 的 网》里 ，小 猪 威 尔
伯 与 蜘 蛛 夏 洛 的 友 谊 ，让 孩 子
看见忠诚、牺牲与生命的意义，
懂得平凡生命也能绽放伟大的
光芒；在曹文轩的《草房子》中，
油麻地的少年在苦难与温暖中
成长，教会孩子接纳离别、直面

挫折，理解亲情与友情的珍贵。这些经典作品没有生硬灌输
道理，通过故事在潜移默化中种下真善美的种子；没有刻意
回避成长的烦恼，用温柔的方式教会孩子接纳情绪、直面生
活。这便是儿童文学的样子：守护儿童的认知成长，让他们
在文字里看见自己、理解世界。

儿童文学是跨越年龄的精神共鸣，是连接童心与成人
世界的纽带。当成年人翻开一本儿童文学作品，读到的不
再是简单的故事，而是被遗忘的童心、被忽略的真诚。那些
天马行空的想象、那些不加掩饰的喜怒哀乐、那些对世界纯
粹的热爱，会唤醒成人内心深处的柔软，让我们重新思考成
长的意义、爱的本质与生活的真谛。这便是儿童文学的样
子：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成人世界的浮躁与功利，提醒我们，
无论走多远，都不该丢失童年的纯粹与好奇。

儿童文学是有温度、有深度、有边界的文学坚守。它尊
重儿童的认知规律，不刻意幼稚化，也不强行成人化；它传
递 美 好 与 正 义 ，也 不 回 避 成 长 中 的 遗 憾 与 挑 战 。《哈 利·波
特》系列在魔法世界的冒险中，融入勇气、友谊、对抗黑暗的
主题，让孩子在奇幻中理解善恶与选择；《窗边的小豆豆》以
真实的校园故事，包容孩子的与众不同，守护每一个独特的
灵魂。这些作品拒绝成为迎合市场的快餐文字，立于真诚，
根于成长，这便是儿童文学蓬勃的样子。

优 秀 的 儿 童 文 学 ，守 护 孩 子 本 该 拥 有 的 童 年 状 态 ，既
为 孩 子 搭 建 认 知 世 界 的 桥 梁 ，也 为 成 人 留 存 回 望 初 心 的
渡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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